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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女性整容技术的价值异化及矫正路径

李文琦１，曾海燕２，葛玉海３

（１．长沙理工大学 哲学系，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１１４；２．湖南女子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０４；

３．成都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５９）

摘要：在当代父权制资本主义合谋和第三次女性主义思潮双重合力的推动下，女性整容技术的目的由“修
复需要”转变为“改良诉求”，现代整容技术的价值实现追逐一种异化模式并不断侵蚀着女性自我身体的
主权，就如身体形塑的“技术理性化”、身体意识的“他者化”、身体消费的“符码化”、身体话语权的“边缘
化”等。而在生理层面对于身体形塑的改良与建构、在心理层面对于自我认同的焦虑与否定、在文化层面
对于“父权－资本”的合谋与规训、在行为层面自由选择的偏激与敌对等，是引发上述价值异化的主要原
因。从技术自身的不确定风险规避、技术主客体动机评测、建立心理干预机制以及技术过程中女性群体
的持续“发声”和始终“在场”四个方面，提出矫正其异化问题的可行性实践途径，力求纠正现代女性整容
技术目的偏离发展轨道，使其为实现女性自身解放的目的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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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主义通常将异化置于身体层面进行讨
论，认为当代女性身体并未自由地呈现自己的
行动与意向，而是表现为其他主体所操纵的潜

在客体［１］。其异化根源来自理性驱使的“技术
命令”和性别胁迫的“文化命令”［２］，女性身体在

这种技术活动干预与意识形态渗透的双重裹挟

下被置于客体化、工具化的境地，使得女性被迫

屈从和顺应父权制秩序。

从技术价值论的角度而言，技术异化是指
人们利用科学技术所改变、塑造、实践过的对象

物，在其研发、应用、演进过程中逐渐背离技术
价值主体的目的与需要，对于实践主体和技术

主体的本质力量及其过程产生消极否定作用，

它不但不是“为我的”，更是“反我的”［３］。其本

质是技术价值坐标的偏移，存在于技术价值负
向实现的一切过程、结果和状态中［４］。女性整
容技术（Ｆｅｍａｌｅ　Ｃｏｓｍｅｔｉ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是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及其他医学技术手
段对女性受术者的容貌和机体某个部位进行形

态修复和重塑，是表达与实现女性物理外貌诉
求的科学性、技术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医疗技

术。其技术的原始形态与功能是针对先天组
织、器官等畸形缺陷的修复，以及对后天皮肤、

肌肉、肢体等创伤疾病的再造。随着女权主义
运动第三次浪潮的兴起，女性求美者力求要充

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选择通过整容技术
来提升身体资本从而成为自我赋权的能动者，

其技术目的相应地就从“修复需要”向“改良诉
求”转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异化可被理解
为女性作为整容技术应用的主体，在选择与使

用整容技术的过程中，逐渐被作为客体的整容
技术所宰制和束缚，对“人－技”的双向互动和

现世价值产生了负面效用。目前，国内外学者
关于女性整容技术价值异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具体表征和产生原因等方面，对实践层面的现

实状况关注还不够深入，对其矫正路径的探索
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回应女性如何突围屈从于

他者身份的这一困境，将整容技术矫正至向善

的技术发展轨道，最终寻回本真的自我，这已成

为当今女性主义研究的关注重点。

　　一、现代女性整容技术价值异化的具体表
征

　　从现代整容技术与女性身体形塑、女性身

体意识、女性身体消费以及女性身体话语权的

互动关系等进行分析，现代女性整容技术的价
值异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女性身体形塑的“技术理性化”

现代整容技术的背后，是技术理性对女性

身体的形塑和重构。无论是为了迎合父权制文
化下容貌价值观的审美标准，还是通过积极的

身体实践来维持个人身体政治的运作，女性的

容貌、器官、肢体都在技术加工与改造的过程中
沦为可任意形塑的“原材料”，同时，女性也在整

容技术的生产线下沦为技术理性操纵的“奴隶”

和“傀儡”。技术理性的“馈赠”为女性提供了改

造身体的现实可能，而这种人为可塑性似乎带
来了一种“福音”，即女性可根据自身需要，包

装、设计、改造自己身体中不合意的任何部分，

使身体在技术实践活动的作用下趋向其所期望

的设定。正如纳奥米·沃尔夫（Ｎａｏｍｉ　Ｗｏｌｆ）所

言，“在技术理性的驱使下，女性的身体可以按照

某种符号化的意义（如丰乳肥臀、杨柳细腰、肩若
削成、延颈秀项等）来塑造理想的美丽神话。”［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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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学者安妮·巴尔萨莫（Ａｎｎｅ　Ｂａｌ－
ｓａｍｏ）认为，现代整容技术中的可视化显像技
术被赋予了一种新的科学生理权力，而拥有这
种技术权力的整容外科医生（大多数为男性）则
隐匿于计算机、摄影机之后，将传统父权制文化
的意象性“凝视”通过成像设备转化为实在的具
象化身体图像，并且这种男权的隐秘“凝视”通
常处于医疗科技视角的盲区而不易被人感知。

在整容手术的过程中，女性身体的组织、器官、

部件等皆以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标准进行重

新配置和修饰，整容外科医生通过操控橡皮、画
笔、光标等一系列计算机工具实现技术性的“解
剖、拉伸、雕刻”，女性身体也在此过程中被进一
步客体化、物质化［６］。由此可见，现代整容技术
的人文价值属性已经发生了改变，其主要表现
形式就是技术对身体的漠视与反制。他们仅将
身体看作是纯客观的对象物，即身体可以任由
整容外科医生通过现代整容技术手段进行改造

和形塑，成为富有机器色彩的技术客体，其结果
是，女性最终被诱导进入由美丽假象包装的“乌
托邦”国度。

（二）女性身体意识的“他者化”

女性身体意识属于女性的主体性特征之

一，其概念超越了传统的身心二元论范畴，是女
性对客观身体与主观思想的意识集合。其中不
仅包含了女性对自我客观身体的感知与认识，

即对客观身体体现的外貌、体态、气质等状态的
看法，也包括了女性自我主观的身体感受、身体
经验等。在父权制文化的强势影响下，女性开
始主动顺应男性欲望幻想的规训，通过选择整
容技术这项身体参与方式来迎合主流容貌价值

观的审美标准。从女性被迫“凝视”到主动“顺
应”的转变过程中，女性的主体性特征愈发趋于
模糊，女性身体意识也在女性主体性之中被逐
渐分割与剥离。而女性身体由“自我”走向“他
者”的逻辑起点正是女性主体意识的“缺席”与
“失位”，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Ｓｉｍｏｎｅ　ｄｅ
Ｂｅａｕｖｏｉｒ）在《第二性》一书中指出，“他者”喻指

在男性中心主义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群

体，而作为本体性、自主性存在的女性一直是缺
席状态，女性始终是作为在场的他者而存在［７］。

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长期处于被他人和环境
的监视与控制下，被迫沦为丧失主体人格的客
体，并在此过程中逐步让身体的主体意识陷入
深渊。

在整容塑形的技术活动实践中，人的身体
既是他人行为施展的对象，也是技术直接作用
的“场所”，在把身体当作改造对象时，身体的感
受性基本被忽略，这种被刻意赋予的审美价值
造成了身体感受性的匮乏，使得身体的主观意
志被剥夺而人的主体性丧失。因此，建立在带
来损伤与残缺之上的“审美”行为，无疑会令身
体的自由意识转变为一种他者意志。

（三）女性身体消费的“符码化”

消费品或商品的文化符码与象征意义是后

现代社会消费的显著特征，女性消费则是以身
体作为载体以此展开的符码消费逻辑［８］。在资
本和男性“凝视”的合力助推下，消费文化对女
性身体的改造和干预进一步加深。女性身体所
具有的符码象征意义，致使女性身体成为男性
欲望的对象，也成为可以自由购买的商品。消
费文化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诱导女性通过消费

来实现自我解放，女性所认为的自我支配的消
费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变相的“压迫”和“奴役”，

女性的符号消费看似彰显了女性的个性与自

我，但实际上是陷入了消费主义的泥淖，“她们
看起来是消费的主体，而实际上消费的主体是
符码的秩序”［９］。质言之，女性身体的“物化”与
“商品化”都是满足资本逐利和男性“凝视”需求
的产物。

女性身体被消费的机制实则是身体消费的

符码化表达，具体表现为女性身体被规训、被改
造、被包装的过程。关于女性身体的所有部位，

男权文化都有相应的审美标准，因而女性对自
己身体的装饰不再依据自我价值判断，而是为
了满足男性“凝视”的要求。为了得到以男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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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主导的社会认可，女性对身体的探寻和开
发并不是以“认识你自己”为目的，而是为了纠
正自己的缺陷并向某种美丽宪章看齐［１０］。在
这一形体神话中，身体标准的制定总是受制于
外部的意识形态，可以说就是从男权审美的角
度来审视女性的身体，而女性甚至不惜以牺牲
身体健康为代价来塑造能取悦男性的身体形

象。另外，女性身体被赋予的美丽、性感、青春
等内涵，不仅是为了满足男性“凝视”的需求，也
是为了满足资本逐利的需要。换言之，男性审
美勾勒出女性身体的外部“轮廓”，商业资本则
搭建起女性身体的内部“场域”，“线”与“面”的
组合共同描绘出女性身体的整体图景。

（四）女性身体话语权的“边缘化”

后现代女性主义尤其强调“话语即权力”。

米歇尔·福柯（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的权力话语理
论认为，“女性话语权是女性人群的利益、主张、

资格及其自由力量的综合体现，它既包含着对
女性言说及其主张所具地位和权力的隐蔽性认

同，又取决于一种话语有效的社会环境、表达机
制与主体资质，还直接表现了女性对自我现实
状态的把握以及相应主观心态的流露。”［１１］而
在“身体－话语－知识－权力”的权力体系结构
中，男性无疑是处于主导地位并牢固掌握着社
会话语的统治权，这就意味着女性身体作为审
美对象被男性中心主义社会时刻关注着，相应
形成的审美标准会让女性对关于自身身体审美

的判断与诠释产生刻意忽略甚至无视的后果，

还会使女性对于自我身体言说和表达的话语权

最终被置于“边缘化”的失语境况。

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埃莱娜·西苏（Ｈéｌèｎｅ
Ｃｉｘｏｕｓ）主张以“自我之躯”提取女性话语并建
构女性话语权，“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
化，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自身躯体
中提取一种‘无法攻破的语言’。”［１２］她试图将
“躯体写作”作为女性灵与肉的联结方式，以女
性身体为依据挑战父权主义的观念秩序，倾覆
父权制的话语体系。但由于父权制对公共媒介

和资本力量的牢固控制，女性自我身体叙述的
“声音”微乎其微。话语权的复归之路将女性身
体塑造成为一种欲望的能指，以及对女性身体
越来越无限度的“凝视”。这是对女性形象自我
认同的一种肆意剥夺，反映出男权意识统治下
女性身体话语权依然处于从属与依附地位［１３］。

在现代女性整容的身体实践中，女性的整容行
为可被总结为“行为个体将话语权体系标准进
行内化的过程”，这可被精炼描述为：男性主导
社会标准的话语体系形成（审美标准的形
成）———女性根据标准进行自我形象对比并反
思———女性产生自我形象审美需求———女性根
据标准进行改造或重塑。这个过程实质上是产
生“镜中我”［１４］而变得追求符合他人审美的过
程。

　　二、现代女性整容技术价值异化的成因溯
源

　　现代整容技术并非奴役女性身体和强化性
别符号秩序的决定性因素。审视现代女性整容
技术价值异化的根源，应从多维度、多视角的分
析方法入手，从生理、心理、文化、行为四个层面
剖析其“技术异化”的成因进行分析，以期为后
续消解现代女性整容技术“价值异化”问题提供
正确的导向。

（一）生理层面：身体形塑的改良与建构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现代女性整容技术的

本质就是对身体美的理想化复制，即按照一定
的标准、比例把身体形塑成公认或自认为“美”

的模样，是一种精确性不断提升的过程。正是
由于审美标准的精确化，使得女性更加能够清
晰地认识到自身各部位形态的“不足”，从而激
发女性求美者选择整容技术来改造身体的强烈

欲望，这种以趋同的“人工美”为技术目的的身
体实践是现代女性整容技术价值异化的根本原

因。

首先，对身体“缺陷”的修正。无论是出于
情感需求、社交需求还是自尊需求，女性总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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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需要的方式寄托于改造身体令人不满意的

部位。在不断受到社会“公认”的“美丽标准”的
影响下，女性主体开始审视自我身体的“缺陷”，

主动选择整容技术对自我生物性的身体进行修

正，企图无限趋近“三庭五眼”“四高三低”等社
会性身体审美标准［１５］。其次，对自然衰老进程
的抵抗。整容技术所带来的“重获青春”的虚假
表象，使得女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自我形象所
展示出的“干瘪”“暗黄”“多皱”等现象产生不满
甚至厌恶，因而拉皮除皱或者激光祛斑美白等
技术便成为了抵御身体资本“贬值”的重要手
段。最后，对种族标记的减轻。女性受术者中
的部分黑人、混血儿以及少数民族群体，为了降
低身体部位所突出的“种族特征”，通过眼睑成
形术、扩鼻手术、注射填充术等手段进行技术干
预，使个体能够融入群体之中［１６］。这种使种族
趋同化倾向的整容技术，会直接导致女性身体
原有生理特征的自然性遭到破坏，进而加速人
类种族特征多样性的消亡。

（二）心理层面：自我认同的焦虑与否定
女性身体实践是女性建构自我认同的重要

方式之一。正如安东尼·吉登斯（Ａｎｔｈｏｎｙ
Ｇｉｄｄｅｎｓ）所言，“身体不仅仅是我们‘拥有’的物
理实体，它也是一个行动系统，一种实践模式，

并且在日常的互动中，身体的实际嵌入，是维持
连贯的自我认同感的基本途径。”［１７］而现代整
容技术将女性身体部位视为可定制的“技术零
件”、符号化为可以任意拆解的欲望组件，这无
疑与女性通过身体实践达成建构自我认同的目

的相悖。

女性在心理层面对自我身体认同的焦虑与

否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我对象化的
内视。女性受术者认为身体是女性性别化的表
征，自愿默许被他人观赏和评价，别人眼中的她
成为了她自己的“替代者”。在未达到他人眼中
的美貌标准时，女性受术者多数会选择将未修
饰好的身体“返修与升级”［１８］。而在“主体不合
意———身体再返厂”的恶性循环中，非但不能消

除女性主体的心理障碍，还会加剧其对于自身
容貌的恐慌。二是身体张力的失衡。在整容过
程中，女性对现实的自然身体产生焦虑与否定，

企图利用整容技术来改造身体进而接近“理想”

的社会身体，自然身体与社会身体两者之间距
离的无限扩张造成了身体张力的失衡。尤其是
对于自我身体存在认知偏差和认知失调等心理

障碍的女性受术者而言，会夸大自我身体存在
的“缺陷”与“畸形”，这样二者的张力就会达到
崩坏的极值，导致身体认同甚至自我认同出现
危机。因此，自我认同的焦虑与否定是造成现
代女性整容技术价值异化的深层次原因。

（三）文化层面：“父权－资本”的合谋与规训
女性身体已在意识形态范畴与具体的社会

形态之中被彻底打上了一种文化象征和消费符

码的烙印，这进一步揭示了女性仍处在被迫依
附于男性、屈从于男权社会的事实，两性地位并
未达到应然的平等，女性依然是被塑造的第二
性。此现象的本质在于父权制文化的盛行与现
代资本的运作，是二者合力作用下的结果。可
见，“父权－资本”的合谋与规训正是导致现代
女性整容技术价值异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学者琳达 ·菲尔普斯
（Ｌｉｎｄａ　Ｐｈｅｌｐｓ）基于女性是受到父权和资本双
重压迫的认识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父权
制资本主义”（Ｐａｔｒｉａｒｃｈｙ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这
种二元论体系所揭示的内容是：“父权代表的是
性别的压迫，资本代表的是阶级的压迫”［１９］。

父权制模式为我们提供的是女性受压迫的形

式，而资本主义则为我们提供的是女性受压迫
的具体内容以及变革的动力［２０］。以社会主义
女性主义视角审视整容这项技术实践活动，发
现父权制资本主义对于女性身体的合谋与规训

同样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悦纳与屈从”的性
别压迫。女性的身体，一直屈从于父权制文化
的“凝视”之下，“锥子脸、天鹅颈、Ａ４腰”等刻板
且扭曲的既定身体标准都是为了满足男性感官

和视觉的需要，目的就是为了塑造能被他者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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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的身体。另一方面，“置换与资本”的阶级压
迫。因经济基础不同所造成的阶级压迫带来的
直接后果就是女性的价值主要由自我身体的观

赏性决定，女性通过整容技术所获得的“高颜
值”意味着能够获得相应的收益（社会地位、身
份认同、话语权等）。此时，身体异化成为女性
获得机会与资源的工具，整容的动机与目的不
再是纯粹的外貌改良，而是期许通过身体资本
可以和其他类型的资本形式进行等价置换。

（四）行为层面：自由选择的偏激与敌对
激进女性主义主张女性应通过身体这一介

质开拓新的抗争领域，认为要避免把选择整容
的女性单一地描述为被市场商品化的受害者，

也要避免把整容技术看作是资本市场单向度的

权力施展与女性消费者的无知臣服。对于女性
以“行动的拒绝”构建不同的身体范型来摆脱父
权制文化的“美貌暴政”，具体分为反向实践的
偏激和性别角色的敌对。

一是反向实践的偏激。摩根（Ｍｏｒｇａｎ　Ｋ　Ｐ）

在《女性与小刀：整容与女性身体的殖民化》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ｎｉｆｅ：Ｃｏｓｍｅｔｉ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ｍｅｎ＇ｓ　Ｂｏｄｉｅｓ）一文中提
出，女性整形不应该是去整“美”，而是应该去整
“丑”［２１］。具体而言，就是在面对整形美容工业
对女性身体的殖民行动时，女性主义的立场应
该展现一种“反向实践”的抗议决心，即拒绝消
费市场所提供的美丽选项，要提高“丑”的市场
价值，因此，女性应该反向利用美容手术所提供
的技术资源去把自己整“丑”，而不是整“美”，如
把脂肪放到身体里增肥、增加皱纹、使乳房下垂
而非现行的隆胸等。这种看似是通过身体资本
进行自我赋权的抗争行为，实则是偏激的非理
性选择。

二是性别角色的敌对。激进女性主义的部
分实践者力求挣脱一切“父权－资本”对身体的
压迫与束缚，反对现有男权话语体系下既定的
一切美貌标准和身体特征。这种性别上的仇视
与敌对已经由父权制资本主义层面上升到整体

性别角色层面，通过大肆宣讲“性别差异”“社会
地位失衡”“资源分配不公”等来否定男权主导
的社会体制，试图从女性角度出发建立“女性中
心主义”来对抗“男权独统标准”。这样做的结
果是，不但不能使两性对立的矛盾得到缓解，反
而会使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将所有男性都归
为觊觎女性身体资本的“假想敌”。因此，女性
自由选择的偏激与敌对是造成现代女性整容技

术价值异化的直接原因。

　　三、现代女性整容技术价值异化的多维矫
正

　　在厘清现代女性整容技术价值异化具体表
征和根源性因素的基础上，从技术自身的不确
定风险规避、技术主客体动机评测、建立心理调
适干预机制以及技术过程中女性群体的持续

“发声”和始终“在场”四个方面提出矫正技术价
值异化问题的可行性实践途径，力求纠正现代
女性整容技术发展轨道的偏离，使其为实现女
性自身解放的目的而服务。

（一）立足于技术自身的不确定风险规避
现代女性整容技术不同于一般性、暂时性

的机体外貌增强手段，它是以“有伤”作为效能
代价，达成女性“永久美”的外貌诉求。这就意
味着矫正现代女性整容技术的价值异化，不仅
要从技术自身维度出发来衡量“有利”与“有伤”

之间的利害关系，而且要以扩充多样性的技术
手段和评估匹适性的技术类型作为技术合理

化、安全化以及向善化发展的有益补充，从而试
图使技术发挥正向价值效益的最大化，避免因
其技术的使用失范而造成受术者肉体损害乃至

失去生命，最终将可预测的技术风险控制在可
接受的范围之内。

一要扩充受体选择技术手段的多样性。在
遵循伤害最小化的首要前提下，针对不同受术
者的情况提供多样性的技术手段或集成方案以

满足求美者的目的与需要。例如，女性求美者
在表达“重获青春容颜”的外貌诉求时，整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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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医生应当分别说明光子嫩肤技术、①物化切
割除皱技术、②脂肪自体移植技术、③异物注射
技术④等不同技术手段的风险与效果，以供女
性受术者选择。由此，现代女性整容技术的发
展应摆脱技术单一性、局限性的局面，其发展方
向应立足于女性求美者多元化的美貌诉求，不
断创新与开发多样化的技术手段，使得外貌增
强技术所运用的医疗设备、手术器械和药物等
随着增强实践在时空上的拓展得以改进，实现
数字化内窥镜、３Ｄ打印技术与纳米材料器械等
联合应用的效能叠加［２２］，为女性的身体实践提
供个性化选择与实现路径。

二要增强“技术类型－技术受体”二者之间
的匹适度。不同受术者个体在体质、骨密度、神
经敏感性、填充物兼容程度等方面均存有一定
差异，在施以手术时，极有可能出现部分个体由
于对整容技术的耐受性差，进而导致整容手术
的失败，甚至威胁到受术者的生命健康的情况。

因此，整容技术应用前需要根据受术者的身体
状况评估其是否具备手术的客观必要条件，并
针对不同受术者的体质情况选择能够与之适配

的整容技术类型，在判定技术类型与技术受体
二者之间具有高度匹适度后再进行具体的手术

实践。
（二）基于“善”的标准的技术主客体动机评

测

西方伦理学中对于“善”的标准的评判取决
于主体是否具有自觉的目的性。所谓“自觉的
目的性”包含人的想象、意志和理性，即先在观
念中构成一个想象的目的，然后坚持不懈地运
用合理的手段促成其实现。任何“善”的内在机
制都是合目的性的，“善”或“好”总是对于一定
目的 而 言 的，没 有 明 确 的 目 的 就 无 所 谓
“善”［２３］。而这里的目的就是动机，它既是生成
的原因又是期望达到的结果。就现代女性整容
技术而言，将技术主客体细化为技术研发主体、

技术使用主体以及技术服务客体，分别评判三
者的意图与动机是否符合善的标准，进而有利

于整体技术的伦理导向与向善的发展接轨。

首先，技术研发主体的动机评测。评测技
术研发主体动机的关键在于厘清其出发点与落

脚点是满足于女性外貌诉求的“以人为本”，还
是满足于整容资本产业利益驱动的“以利为
本”［２４］。换言之，就是评估技术研发主体的价
值取向是趋近女性群体本身的审美标准，还是
迎合父权制下男性期待“凝视”的身体范型。只
有明晰技术开发者的逻辑动机后，方可验证技
术产品的设计是否遵循当代伦理道德规范的要

求。其次，技术使用主体的动机评测。是否遵
循“有利无伤、知情同意、隐私保护、尊重与自
主”等基本医学伦理准则既是评测技术使用主
体动机的考核标准［２５］，也是判定技术使用主体
是“医者”还是“逐利者”的逻辑依据。作为中介
环节的整容外科医生需要保障技术产品在技术

运作系统中流转时的信息对称性（效果、禁忌、

副作用等），从而避免由于某个技术环节的信息
失真而导致的事实后果偏差。最后，技术服务
客体的动机评测。判断受术者的整容意图，一
般分为“客观事实性缺陷”与“主观臆想性缺
陷”。对于前者，应获悉其形体缺陷的症状、种
类、程度，并与女性受术者沟通期望所达到的整
容效果是否能够满足个人的需要。对于后者，

应基于正确导向的容貌价值观之上，理性分析
和鉴别女性求美者的整容动机和生理现状，筛
查是否具有损容性的心理隐疾，适时介入心理
干预以消除不合理的整容意图。

（三）针对受术失败者建立人文关怀的心理
干预机制

选择现代整容技术的女性或多或少都对自

身容貌怀有自卑心理，而整容手术的失败会致
使美貌希冀化为泡影，导致受术者的自卑感进
一步加重，甚至诱发身心疾病。效果不合意的
打击会使求美者走向心理闭锁或“无限返修”两
个极端。基于此，积极的心理干预在整容过程
中就显得尤为必要。在整容失败的情况发生
后，要适时引入心理干预专家、社会工作者、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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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陪护等相关人员，通过认知矫正、情绪疏导等
方式帮助女性整容失败者消除心理问题或心理

障碍。具体的心理危机干预过程应采取合理化
的方法与步骤。首先，分析手术失败的主要原
因和发生机制，根据受术者的抵触心理和非理
性情绪“对症下药”，对不良情绪进行疏导和消
解。其次，帮助整容失败者寻求自我与社会等
多方支持，建立回归现实生活的信念支撑，引导
走出心理困境。最后，寻求有力的法律援助以
求得到相应的补偿（经济赔偿、免费术后修复
等），最终维护整容失败者合法权益的。

从技术回路的角度而言，现代女性整容的
技术链在技术售后环节存在断层，而完善的心
理干预机制正是对技术系统运作的有益补充，

也将成为现代整容技术后端的有力防线。从人
文主义关怀的角度而言，女性整容失败者是小
众而又普遍的矛盾集合体，她们渴望无声且有
力的社会关注，又抗拒暴露在公众视野的“聚光
灯”下受人诟病，心理干预的适时介入正是人文
关怀的现实呈现。

（四）技术过程中女性群体的持续“发声”和
始终“在场”

随着社会分工的精细化，技术领域性别差
异的合理性也随之凸显，在现代整容技术这项
偏向女性化的技术中确保女性群体的始终“在
场”和持续“发声”是打破被男性他者“凝视”命
运的有力武器［２６］。女性在此技术过程中能够
将自身身体审美的敏感与洞见呈现在现代整容

技术的产品之中，借助消费文化的力量冲破父
权制文化固有的身体标签，使女性彻底掌握自
身身体的主权，消解对他者的历史去语境化认
知，从而打破历史性“缺席”与话语权“失声”的
局面。

一方面，女性群体的持续“发声”。现代整
容技术产品的消费群体主要为女性，这就意味
着技术的研发与创新必然要以女性的审美标准

为主导。应当提高作为技术决策主体的女性研
发人员的比例，避免因为“性别差异”而造成技

术理念差异以及技术领域中男性统治的情况发

生，这样更有助于准确表达与呈现女性对于整
容技术的设计要求，进而摆脱男权文化对于女

性身体的容貌价值观束缚。另一方面，女性群
体的始终“在场”。依照女性赋权的思路，提高

女性在现代整容技术过程中的参与度，围绕以
女性为中心建立公众参与的监督机制，分别在

政府、企业、社会以及ＮＧＯ等组织中选举不同
的女性代表参与技术研发、使用及评价全过程，

为女性揭示蕴藏在“技术黑箱”背后的内在机
理，以此确保整容技术应用各环节的透明性和
合理性。

［注释］

① 光子嫩肤技术是利用脉冲强光（Ｉｎｔｅｎｓｅ　Ｐｌｕｓｅｄ　Ｌｉｇｈｔ）对

皮肤进行一种带有美容性质的治疗技术，其功能是消减

皮肤色斑、增强皮肤弹性、消除面部皱纹，但可能造成术

后毛囊堵塞、皮脂分泌不畅进而引起紫癜、疱疹等并发症

的风险。

② 物化切割除皱技术是通过传统手术刀或激光超声刀提紧

面部肌肤，使面部皱纹减轻，其效果显著且持续时间长

久，但风险系数相对偏高，有可能造成局部感染、面部僵

化以及并发症等严重后果。

③ 脂肪自体移植技术（Ｆａｔ　Ａｕｔｏｇｒａｆｔｉｎｇ　Ａｒｔ　＆Ｓｕｒｇｅｒｙ）是

从身体脂肪多余部分采集富含干细胞的颗粒脂肪，经特

定处理，通过微粒三维立体注射方式移植于面部各部位，

平复颜面的凹陷和沟壑，其效果明显且真实自然，但有可

能造成脂肪填充不足、脂肪偏移、神经损伤等危害。

④ 异物注射技术是通过在面部注射依维兰、玻尿酸、胶原蛋

白等生物材料以达到填充修复面部缺陷的目的，注射整

容虽不需要开刀，但仍不排除注射后引起红肿、疼痛、皮

肤色素偏差等不良状况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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